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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漂洋过海的几艘炮舰，打
开了貌似强大的“天朝”大清国的大门。
依据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清朝政府开
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
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
及其家属自由居住。随后近代中国被迫
向西方国家敞开贸易的窗口，西方列强逐
渐在中国沿海地区开辟通商口岸。

随着外国人涌入中国通商口岸城市，
衣食住行都需要有定居的场所，西方国家
依据不平等的条约，在通商口岸区圈地建
设新型城市，这些城市如上海、天津、沈阳
等，城市布局都极其近似，西方国家在距
离中国老城区附近不远处，按西方近代城
市理念建设新城。

中国人建城市以主要交通点为轴，交
通方式为横纵主街，南方城镇多以河流为
主干街道；北方多以广阔的正阳大道为主
干街道，然后或橫或纵向外延伸，横纵向
或东西或南北分布小街道。也就说越近主
要城市交通点的街道叫“头道街”，依次二
道、三道……十道、十一道等。看现代哈尔
滨城市街道布局，中央大街、通江街、尚志
大街、经纬街以及景阳街、太古街等等主要
街道是南北走向，同松花江垂直，东西密布
小型街道。靖宇大街也是从松花江依次向
东分布南北二十几道街。说哈尔滨是火车
运来的城市，因火车而生完全正确，没有铁
路就没有哈尔滨。但是她早期发展没有沿
着火车站为轴布局城市街道，这说明在哈
尔滨建设初期，乃至很多年，哈尔滨对外交
通方式还是以水运为主，铁路为铺。1920
年以前黑龙江、内蒙古东部、吉林等地区除
了中东铁路以外，只有齐齐哈尔到昂昂溪
有一小段窄轨铁路，上述地区的物资财富
只能依靠畜力从偏远的农牧区、山区，或直
接运到哈尔滨，或者运到河网地带，再水运
至哈尔滨；哈尔滨铁路运来的物资，再通过
松花江等河流和陆地运销出去。从 1920年
由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绘制的哈尔滨市
政图上看，哈尔滨主要城区道里、道外和南
岗轮廓以及主要街道的方位和走向清晰可
见，大致构成现代哈尔滨的雏形。和现在
哈尔滨不同的是，1920年哈尔滨市政图清
晰地看到在松花江铁路大桥东西侧都有货
物码头，并有联通火车站的铁路专用线，现
九站公园还有规模可观的铁路货场专用
线。

近代在中国通商的城市，一般都有两
座截然不同的城市格局，一个中国的老城
市，一个西方国家的新城；如上海南市区是
上海老县城，黄埔区和静安区是英国租界，
卢湾区和徐汇区为法国租界，而日本也得
到了虹口区。哈尔滨虽然不是租界和租借
地，但是城市布局和租界差不多，南岗为中
东铁路管理区、职工高档住宅和休闲区；道
里则是俄人高档商业经济区，中国人则全
力发展自己的傅家甸（店），即老道外地区。

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盟主，
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坚
固。华尔街街上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
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信托公司、联邦储
备银行、各公用事业和保险公司的总部，以
及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财团开设的银行、保
险等公司。

美国纽约是曼哈顿南区一个梧桐树下
的交易点发展起来一座世界金融中心。短
短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哈尔滨有没有一条像
华尔街的金融中心呢？

修建中东铁路期间，俄国管理、武装和
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汇聚哈尔滨，中国
民工也先后到达。哈尔滨猛增的人口对生
活和生产用品的消费骤增，有需求就有供
给。20世纪初，一批吃苦耐劳精明强干的
民族工商业者，在道外南二道街一带开商
铺，做买卖办实业。

据史料记载：从 1898 年到 1900 年，老
道外的民族工商业就有粮栈、百货、农杂、
金店、茶庄、当业、五金、医药、烟草、饮食、

旅 店、浴 池 等 19 个 行 业 489 户 商 家 。
1906—1911年老道外的天丰涌、天德厚、同
记、永合成、天丰源、正阳楼、洪盛永、东发
合等商家出现。1916 年傅家甸形成西从
头道街东到 20 道街的长达数里的商业大
街——正阳街，后改名为靖宇大街。

哈尔滨道外民族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需要大量的资金，以粮食为主大宗货物交
易，促使道外银行业快速崛起！在哈尔滨
开设的银行有两类：本国银行和外国银
行。而在道外主要是本国银行，即吉林永
衡官银号和黑龙江广信公司。吉林永衡官
银号 1899年建立，总行在吉林，股本库平银
五万两，是吉林省政府设立。“名曰官银号，

即国有银行之意。推其意义，系专为平衡
吉林全省金融，防制币价任意高涨，故在
官字之上冠以永衡二字”。发行纸币分为
两类：永衡大洋票和永衡官帖。黑龙江广
信公司设立于 1904年，是官商合资，总行
在齐齐哈尔，“计资金共为四百万两，其中
两百万两为商股”，发行纸币分为官帖和
大洋劵两种。1909年黑龙江官银号在傅
家甸正阳街（道外区靖宇街）设立分号，隶
属齐齐哈尔总号，哈尔滨分号发行官帖，
抵制俄币。1918年，黑龙江地方当局决定
将两个机构合并，沿用广信公司名义。
1930年 4月，又将广信公司名字撤销，恢
复了原官银号名称。

当时哈尔滨道外国家银行分行有两
个，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05年清政
府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银行——大清户部

银行，1908 年改称大清银行。1912 年 12
月，中国银行哈尔滨分号在道外正阳三道
街开办。目的同样是抵制羌帖，挽救官帖，
改革币制，融通资金，扶持民族工商业发
展。1913 年 5 月，交通银行哈尔滨分行在
道外北四道街开业。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
可以发行货币，它们在道外区的设立对哈
尔滨民族工商业起到推进作用。中国银行
和交通银行地址分别在道外北三道街和北
四道街。

此外道外还有其它省设立的银行，总
行设在道外南四道街的东三省银行于 1920
年 10月正式开业。东三省银行是在张作霖
直接控制的东北地方银行，但是其总部没
有设在奉天而是设在哈尔滨的道外区。
可见在奉系财团眼里，哈尔滨金融地位极
高。1917 年 8 月，浙江兴业银行哈尔滨分
号在道外南三道街开业。1925 年 7 月，张
学良控制的边业银行哈尔滨分行在道外南
四道街开设。1928年 9月 1日，在哈发行哈
大洋的东三省官银号哈分号，中国、交通、
边业银行哈分行和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分
号，经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批准，成
立哈尔滨银行团汇兑所。1931年吉林永衡
官银钱号哈分号发行哈大洋后，也参加了
该机构。银行团汇兑所总所设于道外，分
所设在道里。主要业务是办理向天津、上
海的汇款和需由银行团统一安排的大额放
款。目的是为了保持哈大洋的价格，促进
对上海、天津的汇款和贸易交流。

除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三省银
行、边业银行四大银行设立在道外三四道
街以外。1912 年 3 月，哈尔滨第一家民族
资本创办的商业银行滨江储蓄银行在北三
道街开业。同时，滨江商会又创办道外货
币交易市场——银市。1917年 11月天义德
金店开业。1917年 11月，滨江农商银行开
业。1919 年 4 月开业的滨江证券交易所。
还有一些私人开办的金店、银号、典当行等
金融保险单位也陆续在道外开业。据 1917
年调查资料得知，当时道外私立银行和钱
庄共计 60余家。道外正阳街临近三四街道
地带是当年哈尔滨名副其实的“小华尔
街”。街上的最著名的是交通银行、中国银
行、东三省银行、黑龙江广信公司、边业银
行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在哈六家官方行
号，当时号称“哈六大行号”。它们最大的
业绩是发行了哈尔滨自己的货币——“哈
大洋券”。“哈大洋券”是指 1919—1931年间
由上述在哈六家官方行号所发行的大银元
兑换券，因该纸币上均印有“哈尔滨”地名，
且主要流通于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故
称“哈大洋券”。“哈大洋券”从 1919年开始
发行到 1937年日伪中央银行将其全部收回
共流通 18 年时间。是哈尔滨发行流通最
久，对哈尔滨影响最大的纸币。

(资料来源：哈尔滨市道外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哈尔滨道外志》 张研、孙燕京

《民 国 史 料 专 刊（638）·北 满 与 东 省 铁
路》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
市志·金融》)

道外三四道街
哈尔滨曾经的“小华尔街”

陈文龙

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冰雪连天。人们为了生存，一种
避寒取暖的火炕就最先在这里诞生。

过去的老北方，家家都是以炕大为荣。北方人爱家，炕
大，屋子就暖和，也暗示着炕上睡的人多，预示着家里子孙
兴旺，多子多福。火炕是房子的中心，便于防寒取暖，是一
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重要场所。

北方火炕的历史能够追溯到战国和秦汉时期。甚至俄
罗斯克拉斯基诺地区 2000多年前的古屋遗址中还发现了
九座火炕。

在长期与严寒斗争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从最初的藏身
雪窝、钻地窨子到住房子的漫长历史过程后，才发明了各种
各样的火炕。从炕在室内的位置和形状上讲：占满一间房
前墙的叫前炕；占满后墙的叫后炕；占满山墙的叫顺山炕。
有一些住宅宽敞，靠房间前后墙两面都有炕，称为对面炕。
有的房间较小，炕两面靠墙，两面炕沿，基本呈一个正方形，
叫棋盘炕。从炕的结构上讲，有分洞炕和花洞炕。从烟道
的走向上讲，有顺洞炕和回洞炕。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了
一种架空的炕，传热快、保温时间长，称为吊炕。

昔日的北方烧柴充足，人们用土坯垒炕，用柴草和牛粪
烧炕取暖。为了增加舒适程度，还在炕上铺上被褥，富贵人
家还要铺上貂皮。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用砖砌炕，在炕上铺
上炕席和炕毡，在炕上放上炕桌和躺箱。炕桌摆设在炕上，
既可以用来吃饭喝酒，也可以用来给小孩儿读书写字，一举
两得。躺箱上放置全家被褥衣物和金银细软，伸手可及，十
分方便。在绕炕周围约一尺多高的墙面上绘制出内容丰
富、绚丽多彩的图案，称为“炕围”，和天棚上的画相对应，多
了一些美丽的元素，是很不错的民间美术作品。

在东北，火炕历来有“在睡眠中自然养生”的美誉。在
炕底烧火也是东北的一大发明，南方虽也有炕，却是很少用
火，所谓：“炕热屋子暖”。白天辛勤劳动，晚上在炕上一躺，
平时积累起来的腰酸腿疼很快就消失。客人来了，一般坐
在炕沿上聊聊天，尊贵一点在炕里放上炕桌喝喝酒。对于
家里的受尊敬和受宠爱的成员，夏睡炕梢凉快，冬睡炕头热
乎。过年过节了，家家户户在炕上摆一桌酒席，团聚一下，
往日劳动的疲劳一下烟消云散，浓浓的亲情拉近了人们的
距离。

老北方搭炕也有其严格的工艺性和科学性，会搭炕的
人在东北绝对是富裕户。

老爸出生在民国年间，从小就打泥水班，靠脱坯、打墙、
扒炕、抹房维持生计。日久天长就和扒炕的老把式学会了
扒炕和搭炕的绝招。每年天一变冷上冻的时节，就会天天
有人上门，提拎着刚杀的猪肉或是新采的蘑菇。有时还煞
有介事的说道：“灶上做着菜呢，酒也烫上了，前儿个和你约
的，现在有空没？”此时老爸总是充满了自豪感，肩上搭了毛
巾乐呵呵跟了去。听邻人说老爸搭的炕，热的均匀，余热持
久，屋里不反烟，灶上不倒灌回火，这是普通人梦寐以求的
好炕。说实在的，那时哪家的火炕一旦不好烧，就会是满屋

的浓烟，比现代人家的暖气漏水还揪心。假如炕上再躺几
个半百的爷太或月窠里的孩子，那家的主人就得愁发昏。
每当这时老爸就开始大显身手了。他搭炕整修火炕的手艺
虽不是祖传但却是本地一绝。按照实际搭炕的大小长短等
具体特征，他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走砖”的，炕的名称也不
同，什么“万字炕”、“连二炕”、“花洞炕”等等，特别是搭到了
显示技术的地方，就开始耍心眼，找借口把无关人等全都请
出去只剩下他自己，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关键的技术活就干
完，你想学也看不到了。后来我家扒炕，我给老爸当下手，
那点小秘密终于被我看到了。当那些人人都会干的扒炕面
子、掏炕洞子土这些粗活都干完后，就让我拿一条捆柴的绳
索爬到屋顶，从烟囱的顶部将绳索的一头放到屋子里，接着
就高喊“拽绳子！”我的天，好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把绳索拽到头。低头一看，呵呵，却原来是绳子的一头牢牢
地系了一小捆柴草，从烟囱底开始顺着烟囱走一趟，四围的
烟灰和烟焦油子都被我给拉了下来，这样的烟囱自然就通
烟流畅了。这个程序不但是每家扒炕必有的，同时也是老
爸防止技艺外泄，把人支到室外的借口。当外人从房顶下
来后，老爸已经开始铺炕面子了，这期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
天知地知了。不过老爸是不提防我偷艺的，那天我从屋顶
爬下来，见他正把一块土坯放在通烟囱的烟道口边，一边单
眼吊线一边问老妈这样的风力怎么样，老妈说“风口太大
了，炕凉的快，不保温！”“不成，只能这样，小了会向室内呛
烟。”说完就抓一把大羊角（柴草）泥巴严严实实地捂在了那
块土坯上。后来我才知那块土坯叫迎风坯，火炕好烧不好
烧诀窍就在这里。不过我虽然知道了迎风坯的厉害，但却
不知道那块土坯怎么摆放炕才好烧，直到在写这篇小稿时
才意识到生活已经给我留下了些许遗憾。

北方室内的火炕是必须一年一掏的，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烟道畅通火炕好烧。时间也一般选在深秋或上冻
前，扒得越晚的新炕，在大冷天儿才热得更快和更均匀。烧
炕除在三九前后用火炕前下方的灶坑外，一般是通过做饭
的锅灶，所以只要家里做饭烧水，那炕就是热的了。

炕沿的好坏也是一户人家贫富等级的反应，大户人家
一般用三寸左右的桦木做炕沿，因为桦木硬且光滑，贫苦人
家则多以杨木为炕沿，当年生活水平普遍偏低，谁家有个好
炕沿都成为别人羡慕的好东西。炕上则是铺着用苇片或秫
秸皮手工编制的炕席。近几十年人们都不铺炕席了，取而
代之的是用牛皮纸糊过的平整的炕面。手头富裕的就铺上
一块胶合板，刷上白漆，看上去就如一面镜子。在与炕沿平
行的正上方，从棚顶吊下一根长竿，称为“幔竿子”，用以悬
挂幔帐，晚间睡觉时可以放下，避免头顶受风着凉。炕头上
常是放着正在发酵的面盆或是蹲着一两只逮耗子的猫，看
上去温馨舒畅，家味十足。汉族人居住习惯，如两间房，长
辈住南炕，小辈住北炕，人称“老少间”；三间房，长辈住东
屋，小辈住西屋；五间房，长辈必须住东屋的南炕。其他人
分住各屋。假如正房不够用，可住厢房。

炕上一般都摆放炕琴。炕琴为上下两层，上层叠放被
褥枕头等寝具卧具，俗称“被格”，下层则装日常衣物，有比
较稀有的零食或水果也藏在其中，东北的小孩子放学回家
第一件事便是脱鞋上炕翻炕琴找吃食，摸到手便掖到怀里
撒丫子跑出去疯了。炕后头与灶间相通的是一扇小窗，方
便由灶间向屋内送刚出锅的饭菜，炕上家家都有一个小方
桌，旧称炕桌，没有方桌的就放上饭桌子，孩子写作业、大家
摔扑克，欻嗄拉哈。有啥大事小情说个事儿什么的包括吃
饭嗑瓜子都在这面炕桌上处理。

北方的火炕
杨满良

我调到东北的一个县城工作的那个
冬天，被派到长安乡当蹲点干部，这是四
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年轻，又不懂农村
工作，便啥都不管，挺轻闲的。我住在乡
政府，跟组织委员、团委书记和民政助理
同一间办公室，每天扫地、擦桌子、打水
这些保洁的活就由我包下了。最忙火最
累的是扫雪。那年头雪多雪大，每隔十
天半个月就要下一场。一旦夜里下雪，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戴上皮帽子和手
套跟烧火炉子的工友一起扫雪。在上班
之前，用板锹和扫帚清理出通往大院外
和通向厕所的两条长长的道，常常累得
脑门子和脖子上都是汗。

有一天扫雪以后，坐在办公室闲聊，
突然发现乡政府大院前的田野里有一只
雪天下山打食的狍子，站在那里东张西
望。我们几个人急火火跑出大门，去追
狍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没撵上，都很
惋惜。组织委员抱着膀说：“狍子肉包饺
子吃那才香呢。”他的话让我馋得咽下一
滴口水。回到办公室，见我的初中同学、
珍珠村学校老师刘远亮正坐在那里等
我。前些日子，我帮他办了个“红本粮”
指标，不知道这回又有啥事。他搓搓手
跟我说：“星期天我家杀年猪，请你去吃
年猪肉。”接着又加上农村的一句老话：

“帮了忙，吃点热血肠。”我说那好哇，正
想解解馋呢。

星期天后半晌天阴了，我借一辆自
行车骑着紧蹬快赶直奔相距 12里地的

刘远亮家。半路上飘起了雪花，倾刻纷
纷扬扬，直糊眼睛，我只能推着车子走。
进了刘远亮的家门，见炕上地下都是人，
欢声笑语装满了屋子。那时农村有个老
习俗：不管谁家杀年猪，都请乡里乡亲吃
一顿，是体现团结和谐，也是营造年的气
息。乡下人喝酒实在，我也没客气，所以
吃喝得痛快淋漓。远亮知道我喜欢红辣
椒，说仓房里有，我便自己出门去取。趿
拉着鞋，就觉雪淹鞋底，凉瓦瓦的；我第
二次出去是上厕所，那雪已埋鞋帮，灌进
鞋坑，湿了脚脖子；吃完饭，把空酒瓶从
窗子扔出去，竟毫无声息。如此大雪，我
没法回乡政府了，只好住在远亮的家
里。远亮逗趣：“这叫人不留天留。”这雪
闷着头足足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真是
雪封房门了。推不开门，远亮从窗子跳
出去，把门前厚厚的雪清理到一旁。门
开了，大人小孩一起出来，先是扫出一条
道，然后一片片扫雪，撮成堆，再装进筐
里抬到院外去。

扫完雪，孩子们就跑到院子外扫出
一块露土的空地，撒两把谷粒、豆粒，用
系着长绳的木棍把带孔眼的筛筐支在金
黄的粮食上面，然后手抓长绳躲在柴垛
后面观察。雪天小鸟找不到吃的，一旦
发现谷粒、豆粒，就会一只又一只地钻进
去叨食。孩子们看进去的小鸟多了，就
猛地拽绳，棍倒筐落，鸟们就被活捉了。
这时孩子们击掌喊号，乐得直蹦高。那
年月，人们也不知道动物保护。刘远亮
去挑水时，看见几只野鸡正往谷草垛里
钻，他抡起水扁担抽过去，又来个猛扑，
一下子捉到两只。他笑眯眯地跟我说：

“别走了，中午吃野鸡炖蘑菇。”
吃过午饭，我才上路返回乡政府。

乡路上的风口处，雪飞路净，可以骑着车
走；更多的是弯弯拐拐的地方，遍布雪包
雪坑，很滑，就得推着车走；而窝风的路
段积雪过膝深，只好扛着车子走。仅仅
12 里的乡路，我走了小半天，浑身都是
汗。晚上坐在床沿上烫脚听着有线广
播，跟着小喇叭里的歌唱家吕文科唱《走
上这高高的兴安岭 》，摇头晃脑，悠悠
然。

那年的雪
王忠范

童年时光里，我最喜欢母亲火靠荤油（猪
油，又称大油）的味道。

记得那会儿，庄稼人锅里油星少，“白水
煮兔子”是一日三餐的常事。每年，只有过年
(春节)时，才能杀猪火靠点荤油；而在过节(端午
节、中秋节)时，则只能割点猪肉，除剔出包饺
子的瘦肉外，还得留两片肥肉膘子，放在锅里
火靠点荤油烧菜吃。

母亲常说：“人要没油吃，脸色无光，身上
没劲。”我打小品着母亲的话，就像品着母亲
火靠荤油的香香滋味。

当时人小，我并不懂父母“油嗑”的深层
道理，只是想荤油烧啥菜都好吃，锅里捞出油
滋喽（油渣子）的香味能馋出哈喇子。

记得母亲说过多次，猪膛里有一块油叫
板油，出油率较高；还有肠上挂的油叫水油，
出油率低些。每当杀猪过后，母亲要把这些
油切成碎块，再掺一些肥肉膘子，少填一点
水，放些适量的盐，然后盖上锅盖，便烧火火靠
荤油了。

待我长大能帮母亲当下手(助手)时，母
亲每次火靠荤油，我便是个“火头军”。当听到
锅里砰叭乱蹦、滋滋叫响的声音，我心里直发
颤。母亲告诉我：“这是水油在响的声音，等
会儿水熬净就没声音了。”

母亲火靠荤油，能熟练地掌握火候。她一
会儿让我多填柴火，火要旺点；一会儿让我少
填柴火，火要弱点；又一会儿让我不填柴火，
停下烧火棍。待锅里不蹦了，她便掀开锅盖，
用勺子往出漂油。滚烫的荤油，火靠的不轻不
重，颜色青青亮亮，盛满了浮溜 (满满)一坛
子。

荤油火靠完，保管也是个大问题；如保管
不善，过伏天会变哈喇味，很不好吃。因为那
时，平常是舍不得吃荤油的，都留着夏天青菜
下来用。于是，待荤油凉却后，母亲便用前一
年晒干的猪吹蓬（小肚）把坛盖封绑严实，然
后放在外屋地阴凉处。后来听母亲说，猪吹
蓬绑坛嘴保鲜效果好，过伏天时一点不变味。

我记得，母亲每次火靠荤油时，都要火靠出
两种油滋喽，用家巴什儿（容器）分别装上，供
以后饭桌上餐用。

一种油滋喽，火靠的轻些，混放在荤油里
边一起舀出锅，待荤油凝固后，油滋喽沉到底
层，荤油浮在表面，荤油把油滋喽包得严严实
实，使其始终保持封蔽状态，新鲜如初。待烧
菜时，连荤油带油滋喽一起放到锅里，既味纯
又好吃。

另一种油滋喽，火靠的重些，就是在锅里
时间长点，火头重点，且还要单独盛到容器里

保管，油滋喽体内含油量少，呈糊巴的、干巴
的状态，空嘴吃或烙饼都可以。特别是切碎
揉到面里烙“油滋喽”饼，有油有盐，香而不
腻，那个好吃劲就甭提了。

转眼一晃，我离开农村 30余载，家乡舌
尖上的美食——“油滋喽”，也几乎离开了农
家饭桌，但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让我至今
还时不半遭(偶尔)地去农家院饭店吃一次，
找一找当年油滋喽的美味感觉。

白驹过隙，时过境迁。自上世纪八十年
代起，庄稼人的生活观念开始更新，逐渐地用
植物油代替荤油，向着绿色健康的方向转化，
那满屋飘香的火靠荤油情景便渐行渐远。但
作为一个时代苦涩和喜悦的符号，曾经缺肉
少油的胃肠待遇，却“乡愁”一样永远萦绕在
我的心头。

荤油的味道
赵富

据1917年调查资料得知，当时道外私立银行和钱庄共计60余家。

道
外
北
四
道
街
的
原
交
通
银
行
哈
尔
滨

分
行
，现
为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黑
龙
江
省
分
行

民国十年（1921 年）东三省银
行发行的“哈大洋券”

从 1920 年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
绘制的哈尔滨市政图看哈尔滨街道布置

北
方
的
火
炕

张
艳
丽
摄


